
记忆里，“年”这个字扔到地上都能荡起
金光。

于天地而言，人类是弱小的，所以对于强
大的自然界，人类只能顶礼膜拜，低眉垂眼。
自古，年就是人们自我设置的信仰，是弱小的
人类给自己创造的精神追求。

腊月二十四是小年，南方的年在这一天开
始挺直腰板，被四处响起的鞭炮声送上神坛。

上坟请祖是南方小年的重头戏，每年我都
是被妈妈派出请祖宗回家过年的代表，风雪无
阻。临出门时，妈妈交代一定要买点纸在坟前烧
了，我纳闷：“他们都要回家了，为什么还烧纸？”

姐姐在一边答道：“那是给祖宗们回家的
路费！”

小年夜，餐桌丰盛。筷子不能数，抓一把
散落在桌上；一摞碗，也不能限数，堆在桌边。
奶奶早就打过招呼，肚子再饿也不能先尝菜，
得等父亲在门外烧完纸，鞭炮炸完，祖宗们先
吃了，我们才能动筷子。

前人总结归纳的传统，除了秉承还有
敬仰。

接下来的日子忙碌不堪了：扫屋子、洗被
子、做豆腐、磨糯米粉、炸圆子……贫困岁月，
过年便是让有限的物欲尽情泛滥，这也似乎是
等待的全部意义。

鞭炮声一天天热烈起来，仿若年这头身躯
庞大的怪兽，正头顶尖角，目似铜铃，一步步走
来，四蹄落地时，地面为之震动。

寒冬凛冽，煮得冒泡的年可劲儿吐着热
气，闹哄哄的中国红把喜庆一天天堆集发酵，
浓烈得叫人沉醉。

欢乐与神圣交融，在我们肆无忌惮地高兴
时，传统禁忌给沸腾的快乐及时添一瓢冷水。
奶奶用一遍又一遍地唠叨，使劲摁住我们因快
乐而来的忘乎所以：说话做事要注意，不能打人
骂人，尤其不能说死，不能打碎东西……戒律严
苛，庄重而肃穆，让我有了如履薄冰的感觉。

河边走久了，难免鞋上会溅上几滴水。

三十下午贴春联时，我一时高兴过头，顺
口说了句“糨糊呢？”妈妈赶紧瞪了我一眼，说：

“不能说糨糊，我小时候说了一次，我大大给我
头上凿个大包，要说面浆……糨糊，意思是将
将糊了一年。”

吓出一身冷汗，赶紧端起几根春卷，以招
呼家人来弥补我的无心之失：“来，上一盘金
条，多吃点，锅里还有余财呢……”

然后，初一不出门，不扫地，不往外倒水。
初二这天扫地时，必须往门内扫三条把……但
百密仍有一疏。

每年的除夕夜十二点，千家万户在同一个
时间点起鞭炮烟火的一刹那，把年推到高潮。
那一刻万炮齐发，惊天动地，光华如昼。星空
下，天地间只有一种激荡的声音裹着自己。

有一年三十晚上雨雪纷纷，地上早就有了
积水，鞭炮是不能放在地上炸了。祖父用长篙
挑起伸出门外，不想炸到一半时鞭炮断了，半
截掉进积雪里，祖父阴沉着脸什么也不说，把
湿了的鞭炮小心放在炉子上烘干，继续炸完。
到底心里有了阴影，提心吊胆过了一年，什么
事也没有。

偶尔荒腔走板，似乎并不影响曲调，可见
习俗应该尊重，但不可以盲目崇拜。

猫来穷，狗来富。偏巧那年也是爆竹声声
除旧岁之时，一只狗惊慌地跑进我家，全家人
乐开了，赶紧拿几块骨头贿赂这个意外的“财
神爷”，我仿佛看到一张张大团结雪片似的飞
来——别说我眼光短浅，那时候还没有大面值
的钱钞呢——那时候也没有彩票，当然直到现
在也没有发财。

平安是福，此生谨记。罗素说，参差多态
乃是幸福的本源。日子荒凉，总有一些值得回
忆的暖色。把过年当作信仰，虔诚而庄重地恪
守着传统，希冀着未来美好。

正月十五，还是用鞭炮送祖。爆竹声声，
总有几分意犹未尽的怅然。之后，又开始有了
新的期盼，寡淡的日子也就有了希望。

过年那些事儿
戴 琴

简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
家协会会员。现任上海市作家协会理事，上海
市静安区作家协会副主席。文学、影视、新闻作
品获有多种国内外奖项。“上海市德艺双馨文
艺工作者”称号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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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的塞万提斯，与英国的莎士比
亚、中国的汤显祖一样，留下了杰出的戏剧
和诗歌作品，不过，他的长篇小说成就更
大，如《唐吉诃德》被认为是世界文学史上
的第一部现代小说，为人类留下了一笔极其
瑰丽的文化遗产。

2016年，在塞万提斯逝世四百周年的纪
念日，我来到了西班牙，来到了他创作《唐
吉诃德》时所在的马德里。我本想去他的坟
地祭拜，在墓碑前献上一束鲜花，可是我却
被告知一生坎坷，多次深陷囹圄的塞万提斯
去世后，因被草草埋葬，以致迄今都无法找
到他的坟茔。但是，我却看到，在这座城
市，到处都有唐吉诃德的身影，雕塑、画
像、书籍、纪念品……无所不有，作为塞万
提斯创造的一个文学形象，他已深入人心，
而且长远流传，生生不息。

别林斯基曾经说过，唐吉诃德是一个
“永远前进的形象”，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是，
随着时代的演变和发展，人们对于唐吉诃德
的认识和诠释将会不断地被赋予新意。说起
来，我最早读《唐吉诃德》的时候，是受到
文学批评史一边倒的影响的，所以，在我的
眼里，唐吉诃德和他的战队是一群愚蠢落
伍、脱离实际、沉溺幻想、自说自话、迂腐
顽固之人，所以四处碰壁、笑话百出。当我
读到唐吉诃德将旋转的风车当作威权的巨
人，因而率领桑丘·潘沙向其发起进攻，结果
屡战屡败，弄得遍体鳞伤时，我不由得为他
们的疯癫荒唐大笑起来。

许多年过去了，我渐渐地发现自己在开
始重新审视唐吉诃德这个文学形象，受尽嘲
讽、已然过时的“骑士精神”貌似也杀了一
个回马枪。我们为什么要奚落嘲笑唐吉诃
德，不就是他的固执，他的坚守吗？不就是
他与同时代人格格不入，一意孤行，不随波
逐流吗？除却他返回过去时代的臆想，难道
他不是一个执守于自己的信念和意志的理想
主义者吗？在今天这么一个普遍缺失理想的
时代，我倒觉得他令人肃然起敬。不是吗？
他嫉恶如仇，英勇无畏，坚信正义，忠于爱
情，他之所以骑上一匹瘦弱的老马，手执一
柄生锈的长矛，戴着破了洞的头盔，要去当
游侠，是因为他想锄强扶弱，为天下百姓打
抱不平。看到了这一点，也就会认识到正是
残酷而不公的现实造就了他的失败，这样，
嘲笑即被唏嘘所替代。事实上，这就是世界
上至今还有那么多读者喜欢这位一败涂地的
疯子英雄的原因，因为他有理想和信念，有
善良和正义，尽管这一切在现实面前往往不
堪一击。

但是，不堪一击就不要坚持坚守了吗？
说到底，人类永远是在前行的路上，在这
个意义上，任何当下都会变为过去，任何
现实总需突破而有所发展。何况现实本身
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并不完美，所以本
就不该抱残守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
么，我们还是需要有唐吉诃德的，还是需
要明知会碰得头破血流但依旧为理想而战
的精神的，即使被认为执迷不悟，也当无
怨无悔。

所以，我不想再看到唐吉诃德孤军奋
战，不想再听到对理想主义者的嘲讽、讥
刺和挖苦。如果我们都屈从降服于现实，
都因明哲保身膜拜实用主义而成为极端的
功利主义或曰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都不敢
想象更好的未来并有所作为，我们的社会
还会有进步吗？我们还会有更加璀璨的明
天和朗朗乾坤吗？

所以，我倒是希望唐吉诃德的战队能够
强盛起来；所以，我想身体力行，勇敢地加

入唐吉诃德的战队之中。
于是，我便蠢蠢欲动起来；于是，我也

遍体鳞伤，我也成了一个笑话。
那次，我在接受担纲一部电视连续剧的

总制片人的任务后，决定义无反顾地抗击当
今只重“颜值”不重“演技”的破坏艺术创
作规律的失控局势，不让“小鲜肉”“小鲜
花”只靠个脸蛋就恶狼般漫天要价，导致
后期制作捉襟见肘，粗制滥造，以致观众
怨声四起。我放言：“我们不靠颜值，要靠
精彩的表演和精良的制作取胜！”我强调在
遴选演员方面，不要高价演员，而是要合
适的演员，高价完全不等同于合适，合适
的才真正是最好的。有人提醒我说，你这
无异于唐吉诃德，对我的决定忧心忡忡。
可我偏偏像唐吉诃德一样走火入魔，要与
几乎无法遏制的不堪现实来一场较量。结
果，在一个浅薄的看脸的时代，我们精心
制作的电视剧由于没有那几个如今霸屏的
流量明星，被认为缺乏收视率的保证而几
乎播出不了，就这样，我在自己的职业生
涯中造成了一次悲剧性的“滑铁卢”，近乎
一败涂地。

有一天，我们小区那儿开出了一家“皮
鞋美容店”，可以擦鞋、修补、上色等等，我
觉得挺好的，一双皮鞋哪怕再便宜，也该好
好保护，以延长使用寿命，节约资源。说实
话，如今浪费现象太过普遍，社会上不以浪
费为耻，甚至还以嘲笑节约为时髦，铺张
浪费比比皆是，什么挑战吉尼斯纪录的

“最大份炒饭”，什么无端起哄的“双十一
剁手”，更有统计说，我国每年在餐桌上浪
费的食物，相当于两亿多人一年的口粮。
鉴于杜绝浪费，我便成了那家“皮鞋美容
店”的忠实顾客，把家里那些或是脱了
胶，或是掉了跟，或是磨破了皮的鞋子一
双双地拎过去修理。不日，店主推出一项
措施，凡购买“预付卡”者，可以享受各
种优惠。我倒并非完全是贪小便宜，因为
每次付钱也够麻烦的，所以便买了“预付
卡”，充了几百元钱。当时就有人告诫我，
万一店主卷钱走人，那岂不是追也追不回
来了。我说，我相信店主总有最起码的信
用和良知。人家说，你太善良了，你就是
个唐吉诃德，就在跟这个连基本的道德底
线都可肆意践踏的世道战风车。真的很不
幸，在一个夜雾弥漫的晚上，那家“皮鞋
美容店”的夫妻店主双双携款而逃，天明
时分，我这个唐吉诃德颓败而无奈地站在一
地狼藉的店门前。

如此孤独地大战风车，结局如同文学批
评史上评论家对唐吉诃德写下的评语：“他完
全失掉对现实的感觉而沉入漫无边际的幻想
中，唯心地看待一切，由于他的美好愿望不
切实际，战术荒诞可笑，因而处处碰壁，吃
了许多亏，闹了许多笑话，好心不得好报，
甚至险些丧命。”

那么，我应该丢盔弃甲，在吃尽苦头后
重新回到初始，并承认自己先前是个不自量
力的疯子，幡然醒悟后心安理得地同流合
污？我想，我还是应该选择执迷不悟。那是
因为，我还是相信希望就在前方，相信理想
的力量，相信艺术的魅力，相信道德的光
亮。所以，时至今日，我依然站在唐吉诃德
的战队里，继续着我的风车大战，好在我清
晰地听到了由远而近，越来越多的志同道合
者的战马嘶鸣。

那天，在马德里，我走进一家有百年历
史的铜盘制作工坊，里面全是唐吉诃德的
纪念铜盘，我精挑细看，选中了一只黑漆
底色的烫金铜盘：唐吉诃德与桑丘·潘沙骑
在马上，手执长矛，身后竟是一轮光芒四
射的太阳。正在做着手工活的中年店主见
我将那铜盘捧在手中，立刻站起身来，走
到我的身边。店主指着铜盘后面的手写签
名告诉我说，这是他爸爸亲手制作的，因
为年龄大了，所以这是他的最后的作品，
他自己甚为满意，所以才签下名字。我问
他，我能见见你的爸爸吗，因为我很想知
道他是如何看待唐吉诃德的。店主想了一
下说，那我去叫他。不一会，一位年近八
十的长者从楼上缓缓走了下来。我迎上前
去，他笑着对我说，我知道你要问我的问
题了，我想跟你说，唐吉诃德虽然没有足
以不朽的业绩，但他却有着一种伟大的精
神，他是一个英雄。

是的，我想，唐吉诃德是个英雄，而塞
万提斯更是位英雄，因为是他创造了“永远
前进”的唐吉诃德。

唐吉诃德的战队
简 平

河源县城北关有个外乡来的老妪。
这老妇人头发花白，盘在头顶，插着一支

银簪。她的眼窝微陷，双眸深透渴盼的神情。
那青灰色衣裤，虽已洗得泛白，倒也干净利索。

老妇人时常挎个蓝布包袱，拄根木杖。她
借宿在北关的土地庙里。每天早早来到靠近
城门的巷口，寻一个不惹眼不碍事的空地，蓝
布包袱坐在身下，拐杖斜靠在青石条的墙上。
面前放着一个针线包，各色棉线、丝线，一绺一
绺，整齐排列着绾在一个精致竹绷上。一些大
户人家的女佣，会拿了绫罗绸缎的衣物来找她
缝补，完了，塞给她仨俩铜子儿酬谢。

她眼不花，手不抖。她是缝穷的。
凡衣物绽线、剐破的，即便大户人家，也不

舍那一身好料子，命下人拿了来缝补。老妇人
看看衣物颜色、款式，穿针引线，好不熟练。绽
线衣裤，一经缝缀，平整如新；剐蹭之处，或以
丝线织补，不留痕迹，或依形状刺绣，开出花
朵。下人拿回去呈给主子，主子欢心，有需缝
补的衣物，便只管差下人拿去，生怕迟了会落
于人后，更担心老妇人有一天会突然离开这
里，便再也找寻不见这么好的手艺了。

遇着拿粗布衣服来缝补的，她从包袱里拿
出剪刀，从随身带着的旧衣物上裁下一块来，
用棉线一丝不苟地打好补丁，分文不取。

她是等人的。河源县城扼要冲之地，往来
京城之人势必会经过这城门口。

她闲下来的时候，会定睛看着城门口进进
出出的人，即便是做活的当口，也要时不时地
乜斜，像是惧怕错失了什么人。

话说这天一大早，河源县城净水泼街，闲
人回避，河源县的一干官吏已经早早地在北门
口毕恭毕敬地列队。为首的是县尉。

老妇人躲在巷口，听说新任县令今日到
任。老妇人原本只是想凑个热闹，看看新任县
令长什么样儿。热闹过了，还有几个老主顾昨
天约好要来缝补衣物。不料街上戒严，主顾过
不来。老妇人闲在巷口，窝在她的蓝布包袱上
坐着。

日上三竿，一队人马从城外驿馆方向，浩
浩荡荡，鸣锣开道而来。县尉率衙署众人跪
迎，一番礼节后，延请新任县令入城。为体现
恤民亲善之意，县令决定弃车步行前往县衙。

进入城门，一路无人。县令一眼瞥见巷口
的老妇人，觉得眼熟，若有所思，迟疑片刻，继
续前行。县尉见老妇人没有低头跪拜，反倒悠
闲而坐，准备跨步上前呵斥。县令一把扯住，
示意不可。县尉叫来衙役，耳语一番。

到县衙后，端坐大堂，众人见过，又是一番
繁文缛节。后堂休息之时，县令想起在北关城
门口所见老妇人，细细思忖，更是惊疑，便推说
要体察民情，只带一二随从，微服而行，来到北
关城门巷口，却不见老妇人。

县令心中怅惘，想起家中寡母，吩咐衙役
前去家乡姑苏城里探问。

旬日后，衙役回来，只说听街坊们告知，因
太爷您三年前进京赶考，老夫人思儿心切，一
年前打了包袱，朝京城方向去了。

再见到老妇人，是在县衙大牢里，一起被
关押的，还有其他缝穷之人，以及众多乞丐。
河源县城的大户小家也在牵挂着老妇人，到处
打听。县令唤来狱吏、衙役，问明缘由，他们回
禀，县尉大人交代，太爷到任，不能让这等花子
们碍了大人的眼。

只见太爷扑通一下跪在老妇人膝下，娘，
不孝孩儿罪该万死！

缝
宋文武

年味是村庄
铺展在腊月里的
信 笺 ， 是 一 段
深 深 浅 浅 的 印
痕 ， 是 耕 作 的
奖 赏 ， 是 秋 收
的犒劳，是舌尖
上的乡愁。

一年的人气
突然爆棚，热闹
又亲切。

村庄开始又
咸又糯，升起醉
人的烟火气息。

浸豆子打年
豆腐，热气腾腾
的豆腐坊，干柴
火 烧 得 正 旺 。
家 家 飘 出 腌 鱼
腌 肉 灌 香 肠 的
打 闹 欢 笑 声 ，
显摆又殷实。

添一把火就
烧 得 滚 烫 的 年
味，暖了眼睛，
暖了心窝。

冬日的暖墙根下，聚集了一村的
滋味，你手里抓到我手里，我手里又
分给你手里，手里满满的，兜里满满
的，你的尝完了尝我的，我的尝完了
转身进屋再抓一把。桌上是瓜子、花
生、年糕、糖果的呐喊，那声音听不
到，但人人都抓得住摸得着。

童年的目光还挂在村口，站在路
边，一碰仍然那么知足而清亮。

总有时光深处的叹息模样，镶嵌
着你眷恋的温情似水。

时光挤挤攘攘，擦肩懵懂的光
阴，年味渐渐寡淡。

总有一种是母亲的味道，在一路
霜雪风尘中相伴，弥补了归家之路的
漫长与寂静。

问候十二月

即将辞旧迎新，时间推动的叙
述，有着问候的生动。

日子一张张撕下，鲜红的脚印，
近前情怯。

山中升起了松竹梅的旗帜，醒目
且明亮。

十二月，快步难追，一晃，已
抵近年的墙角。手上的年华又漏光
了一些。

十二月，一些花朵置身事外，一
些花朵飞舞漫天。相隔千里，潮涨潮
落，去的去，来的来，有的低眉生幽
怨，有的举首望飞鸿。

冰封的身子多么矜持，凋零的告
别多么冷瑟。

四季起伏。十二月折叠了一年的
行装，挥别一年的印痕，按下一年的
思绪，冷暖。

也曾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也曾
登楼望月，千里共婵娟；也曾独上高
楼，望尽天涯路。一年的诗句，一年
的短章，一年的平仄，一年的绿肥红
瘦，一年的衣带渐宽人不悔。

十二月，仅剩下一个人留白的天
空和大地。

谁心中装了竹，脚步就会跟着青
翠起来。谁眼里养了雪，目光就会飘
舞起来。

寒意渐近时，那片洁白，无色无
香无味，却是十二月的翅膀，十二月
的火焰。

新年辞

撕下日历的最后一页，厚厚的一
叠光阴在手中滑溜得一张不剩。暗自
惊心，陡生惆怅，陡生珍惜，人愣在
那里。

有人欢喜，又成长一岁。有人羞
愧，又虚度了一年。

新桃换旧符。上一年的大幕徐徐
闭上，只留下依依惜别的背影。

突然就不敢叩你的门扉了。辞不
了旧，迎不了新。那种犹豫，那种无
力，那种悲怆，皆因不断老去摁下的
种子在内心深处发芽生根了吗？

叫醒一粒残雪，我要站在门外喊
痛你，新年！

诗心老厚，瘦骨清癯。
回头时，外面送行的光阴已走

远，一场风雪迷茫了空空的人迹车声。
都说新年需要仪式，而我更需要

痛彻入骨的记忆。到了要在年华的路
碑上铭刻老当益壮的大字了。

白首华发生，书生意气长。
相约这一天登上故乡的最高峰，给

自己鼓劲，给同伴扬威！在高高的大徽
尖上，我听到了风雪的礼炮轰鸣，我看
见了面前一位新生婴儿呱呱坠地，它响
亮的啼哭声引来寒潮呼啸的祝颂。

新的一年，知道不会有春风得
意，但也不都是冰封的失落，当愿手
中紧握不放的文字有微弱的火苗，温
暖自己，含蕴有光。

年
味
（
外
二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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